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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寺
甫跃辉

东山寺， 坐落东山脚， 北依官市

河 。 官市河上跨着新的旧的好几座

桥， 有木桥、 石桥， 还有水泥桥。 桥

的北面连着菠萝村、 羊毛村、 柿子园

等村寨， 桥的南面只有一座东山寺 ，

往南再走一段路， 才是五楼村。 这两

不靠的地理位置， 让东山寺多少有些

寂寥。

平常日子里， 我去过几次。 立在

大门外看， 随山势高低的几座大殿掩

映于树木之下， 南面一排柏树齐齐整

整， 北面一棵高大的椿树冠盖如云 。

进了大门， 眼前是空旷的庭院， 迎面

两座房舍中间一条石阶 。 石阶向上 ，

通往中院。 石阶两侧草木掩映， 记忆

里， 有一株缅桂花树， 还有一株三角

梅。 缅桂开没开花不记得， 记得三角

梅开得繁茂， 团团簇簇 ， 红热如火 。

走到树下， 抬头从花瓣间觑去， 天蓝

得能渗出水 。 走尽石阶 ， 置身廊庑

下， 眼前又一片空空的庭院， 正中一

间是一幢三层的殿堂 ， 神像端坐 ，

默对人间 。 寺里没和尚———施甸那

么多寺， 没几处有和尚的。 只遇见几

个老人， 在下象棋， 朝我瞥一眼， 不

出声。

更多时候， 东山寺会以声音的方

式， 出现在周围村寨的日常生活里 。

经常是， 我还没起床， 便听见寺里喇

叭播放佛乐。 朦胧的晨曦里， 宏大的

乐声扩得很远 ， 宣告漫漫长夜的终

结， 提醒刚刚醒来的人们， 这儿是人

间。 站到三楼屋顶北望， 望得见两三

里外， 官市河堤岸上的一排羊草果树

和竹林， 东山寺却望不见， 仿佛隐藏

于梦境， 和人间烟火相距迢遥。

东山寺融进人间的热闹， 一年只

有一回。

要等到过了年， 过了元宵， 二月

二龙抬头， 二月七龙出水， 终于， 二

月十八龙相会。 这一天， 周边十多个

村寨的十多条龙， 踏风卷云， 一路趱

行 。 最先赶来的是小龙 ， 然后是长

龙， 再后青龙金龙， 最后， 老麻龙来

了。 龙们年年如期现身， 人们也年年

如期前往。

这十多条龙里， 最著名的是菠萝

村的长龙和五楼村的麻龙 。 顾名思

义， 长龙自然很长， 据说， 如今长龙

身长六十二节， 约二百三十米， 要舞

动这一条长龙， 得一百来个人。 那麻

龙又为什么出名呢 ？ 是因为一个传

说。 朋友赵开月在一则报道里提到这

传说 ： “相传在一个久旱未雨的年

头， 一位麻脸老道人协助村民扎龙 ，

扎好龙的瞬间 ， 天空突然乌云密布 ，

下起了倾盆大雨， 转眼间， 麻脸的老

道人不见踪影。 为了感谢老道人， 人

们给龙起名 ‘麻龙 ’， 村民视麻龙为

神， 把孩子寄给麻龙当干儿子、 干女

儿， 因此相邻村寨姓 ‘龙’ 的人不计

其数。”

大前年， 我回家时恰逢龙会， 和

开月约好前往五楼村看祭拜老麻龙 。

进了村里， 没走多久 ， 一座旧房旁 ，

一棵大树下， 一个巨大龙头突兀地在

三米多高的空中显现。 即便我这个并

无鬼神之念的人 ， 见到这头角峥嵘 、

怒目圆睁、 血口锋齿、 须髯戟张的龙

头， 也会目眩神迷、 中心摇摇、 拙口

讷言、 顿生敬意。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

近距离地注目老麻龙。 好一阵子， 我

就那么睁眼看着。 香烛和鞭炮激起的

浓烟， 滚滚翻翻， 腾腾挪挪， 更增添

一份神异的气氛； 阳光从大青树的叶

隙间洒落， 一柱一柱， 鲜亮明艳， 又

增添一份温暾的春意。

陆陆续续来人， 并不多言， 献上

祭品， 跪下磕头 ， 静默间 ， 神和人 ，

已然心意相通。

原打算随了麻龙一路前往东山寺

的， 不想朋友打来电话， 约到五楼村

公所吃饭， 又喝了些酒 ， 谈谈讲讲 ，

竟错过了下午的龙会。

时间往前推五六年， 我还曾错过

一次龙会。

那一日清晨， 我正在二楼屋里看

书， 听得屋外鼓声喧阗 ， 出了房门 ，

看到院墙外， 昂然露出一个龙头， 摇

摇摆摆， 飘飘荡荡去了。 因院墙的阻

隔， 见不到龙身， 也见不到人， 仿佛

那龙是在腾云驾雾， 真正是 “神龙见

首不见尾” 了 。 这是哪个村的龙呢 ？

我没能辨认出。 咚咚的鼓声， 恍若春

雷， 不断击破春日的空气， 闷闷地传

来。 好一阵子， 转身朝村外看， 龙头

从一户人家的后檐墙穿出， 出现在一

大片黄色油菜花的背景之上 ， 接着 ，

是龙身……身……身……身……待要

进屋， 龙尾翘翘然出现了。 四五个人

拖拽着龙尾， 仍不免跌跌撞撞。

去东山寺看耍龙吧 ？！ 我向弟弟

提议。

看我和弟弟推摩托出门， 黑嘴也

跳出门 ， 甩尾巴 ， 扭屁股 ， 汪汪乱

叫。 出汉村往北， 路两侧油菜花拥挤

着， 路都变窄了。 摩托驰过， 花香阵

阵。 黑嘴时前时后， 身体几次蹭到我

们腿上。 这一路竟没看到龙， 也没听

到鼓声。 不消多时， 到得东山寺。 寺

里倒是一片闹热景象， 做生意的、 看

热闹的、 烧香拜佛的， 许多人已经在

着了。 我们停好摩托， 穿过第一座院

落， 沿石阶往上 ， 三角梅花枝摇曳 ，

迷乱人眼 。 回转身看 ， 寺外田畴平

整 ， 小麦黄 ， 油菜绿 ， 洋草果树高

挑， 鸟鸣如星闪烁。

忽然， 见有人弯下腰， 手里拿着

点燃的香。 我们赶紧往上跑， 回头看

一眼黑嘴， 大喊 ， 快上来 ！ 快上来 ！

已然来不及。 鞭炮在黑嘴身边炸响 ，

黑嘴往前蹿了一下， 猛地缩头， 反身

跑了。 炮屑迸溅， 硝烟弥漫。 想要往

下冲， 哪里冲得下去。 好不容易等到

鞭炮声停歇， 跑下石阶， 四处只见惶

惶然的太阳照着乱纷纷的人群， 哪里

有黑嘴的影子。

忙往寺外挤， 骑了摩托， 原路返

回， 一路喊黑嘴黑嘴 ， 回应我们的 ，

只有亮堂堂的阳光和大片大片让人迷

路的油菜花。 想着， 黑嘴会不会跑回

家了？ 回到家中 ， 又喊 ， 黑嘴黑嘴 ，

寂静无声。 心中恍然若失， 看来， 黑

嘴是给吓跑了。 它一向是胆小的。 爸

妈知道了， 出门找 ， 可能去哪儿找 ？

等到日头偏西， 爸妈干活回来， 身后

却跟着黑嘴。

怎么找到的 ？！ 爸妈说 ， 他们找

了一圈， 没找到黑嘴， 只好到田里干

活。 忽然， 听到唰唰唰的声音， 探头

看看， 竟是黑嘴的背影 。 喊 ， 黑嘴 ！

黑嘴急忙扭身， 愣怔片刻， 飞也似的

朝他们飞奔， 来到眼前， 只见黑嘴裹

了一身烂泥和草屑。

黑嘴抬着头 ， 摇摇尾巴 ， 呜呜

咽咽。

龙会呢？ 自然是没看成了。 黄昏

里， 又听见咚咚咚的遥远的鼓声， 龙

们是要回去了吧？ 此时的鼓声， 虽没

上午那么有力 ， 也是很让我向往的 。

然而， 只能等来年。

这么算起来 ， 东山寺虽离得不

远， 龙会虽年年举办， 我真正参与其

间的， 却只有一年。

时间还得再往前推， 一气往前推

十五六年。

那时我还不满十岁吧？ 从家里走

去东山寺。 对一个小孩儿来说， 这简

直算是长途。 路上的事儿， 于今全忘

了。 只记得到了官市河边， 洋草果树

的每一个影子 ， 都被小商小贩占据

了， 卖小花糖的、 卖凉虾的、 卖葫芦

糖的、 卖火烧肉的、 卖龙须糖的、 卖

小花篮的， 真是应有尽有。 然而， 我

手里紧紧攥着的 ， 只有一块钱纸币 。

我停留在许多个摊位前， 又离开了这

许多个摊位。 我想， 我是来看耍龙的

啊。 看耍龙不会要钱吧？

好不容易挤进寺里， 我只能从人

和人的缝隙间， 看见一条黄色小滚龙

的只鳞片爪。 咚一声， 鼓声震天； 轰

一声， 人群叫好。 我心里也跟着咚一

声轰一声。 然而， 过不多久， 小滚龙

歇息了 ， 人群却并不散去 。 看什么

呢？ 是看中间的一片白地吗？ 我并不

清楚， 因为我仍然只能从人和人的缝

隙间张望。 龙会就这么结束了吗？ 我

不甘心。 众人显然也不甘心。 不知谁

最先传的， 说龙会的重头戏还在后面

呢， 长龙还没来呢？！

我想知道长龙有多长， 也没个人

问。 总之是很长吧？ 长得看得到头看

不到尾。 众人议论纷纷， 早有人往外

跑， 要去迎接长龙。 我反应过来， 跟

着往外跑。

官市河两岸， 各站了一溜人。 我

站在河南岸， 总算不用看别人的屁股

了。 然而， 等了许久 ， 长龙不见来 。

我看到脚下的官市河几近干枯， 鹅卵

石遍布， 官市河北面大片油菜花， 油

菜花田那边， 一座座房屋连着一片片

竹林。 然而， 长龙没有来。

人群开始猜疑， 开始鼓噪， 有人

甚至走掉了。 我没有走， 转身又往小

商小贩堆里钻。 卖小花糖的、 卖凉虾

的、 卖葫芦糖的、 卖火烧肉的、 卖龙

须糖的、 卖小花篮的……世界上， 怎

么会有这么多我买不起又很喜欢的东

西呢 。 我紧紧攥住兜里的一块钱纸

币， 想着怎么才能一块钱当成两块钱

用。 最后买了什么？ 记得我用两角钱

向一个老太太买了龙须糖， 那龙须糖

真像龙须； 还用五角钱向另一个老太

太买了小花篮， 那小花篮被我无数次

拎上山摘黄果儿。 剩下的钱， 还没想

出怎么个用法， 只听得人群吵嚷， 脚

步杂沓。

来了！ 长龙来了！！ 好几个人喊。

鼓声咚咚， 渐渐明晰。 远处的一

行人也渐渐明晰 。 一行蚂蚁似的人 ，

走出村子， 钻出竹林， 行过大路， 转

眼被澄黄匀净的油菜花田遮没了。 青

色长龙浮在黄色云朵之上游动， 摇摇

摆摆， 迤逦而至。 咚咚鼓声， 如阵阵

春雷 ， 一阵响似一阵 ， 一阵紧似一

阵。 俯仰之间， 长龙到眼前来了！ 口

衔宝珠， 鳞光闪动 ， 谁也不会怀疑 ，

这真是一条能够跨风驾雾、 布云施雨

的龙。 记忆里， 长龙没从桥上过， 而

是掉头下到河里 ， 蹚过浅浅的河水 ，

踏过大大小小的鹅卵石， 被稠云似的

人群簇拥着， 迅疾朝岸上飞升。 龙头

昂仰， 须髯飘动， 一双炯炯巨睛， 于

永恒中的一霎那， 和岸上的一个孩子

对视了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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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星将旧著 《条畅小集 》 中读书部

分析出 ， 增益新作六篇 ， 颜曰 “舟榻

编”， 属我作序。 我与晓星相识甚晚， 仅

欢谈两次 ， 问年则小我二纪 ， 论学则各

有专攻 ， 自成方圆 ， 但每有心灵相契之

感 ， 故不敢辞 。 但所知尚浅 ， 故游移多

日， 不知从何说起。

先说读本书之感受 。 凡五编 ， 曰清

赏， 曰漫读， 曰剪影， 曰辑佚， 曰序跋，

存文二十来篇 ， 中心乃读书而知人 ， 因

艺而悟道 ， 即小而究实 ， 会意而写真 。

其读书之深广 ， 诠艺之勤劬 ， 尊前哲全

循师道 ， 存往事如恐不及 ， 诚可为学人

镜鉴 ， 清世谈资 。 晓星所谈 ， 我大多未

曾先知， 故读来兴味绵长。 辛丰年先生为

我同事严锋教授之父， 其西洋音乐评论为

世熟谙， 晓星则因同里而常得问学之乐，

将日常感受写成近百段之碎语， 工笔立体

画出此位从军旅走向西乐大学者的完整人

格和细处精神， 非日积月累， 何可臻此？

他在卞之琳去世前一月有采访并为之作口

述自传的构想， 虽无法实现， 但从往事拼

缀中表述敬意 ， 表彰其文学翻译成就之

高。 其他若陈师曾、 凌纯声、 金克木、 宗

白华、 林徽音等， 皆晓星心仪之学艺双美

者， 虽年辈遥隔， 晤会无由， 因其前尘往

迹， 发幽炳辉， 存学传艺， 弘道续志， 何

可以小道视之 。 晓星之专学是古琴与琴

史 ， 本书虽不专谈琴 ， 然琴事仍处处可

见。 虞舜抚琴而天下得治， 琴虽为艺事，

为小道， 其理与治国之道通， 其兴亡存续

适与世之治乱相应， 我知晓星别有感会，

当另成编也。 书中存晓星主持 《掌故》 四

辑之编后语， 更足见其联络同气、 期存国

故之雅志与辛劳。 百年风雨， 英雄豪杰者

之所为， 自有国史存； 生民走弃沟壑， 得

何人为抆泪； 中间则抱异秉颖才者， 亦民

族精神之所寄， 其人其事有不能泯灭于天

地之间者。 晓星与二三同道张皇于此， 其

事虽小 ， 其道可弘 ， 故一问世即洛阳纸

贵， 职此之故也。

初因 《掌故》 而知晓星。 前年中秋雨

夜在南通更俗剧院茶室夜谈， 方知其因迷

恋读书而耽搁高考， 得一电大文凭， 做了

几年公务员， 不喜， 弃而入报社， 兴趣全

在古琴史与文史掌故之学。 问其所业， 则

已出七书， 问其所学， 皆有叩斯应， 惊叹

南通有此奇人， 更感惟南通山水钟秀， 方

能造就此才人。 我亦长于南通者， 劫遇红

羊， 学业遽废， 习稼八年， 何谈进学。 幸

遭遇南通中学曾听闻严迪昌授课诸高中

生 ， 得饫闻中外文学断片 ， 分享残膏余

光， 居然逐次进学。 仅中学、 大学各一年

即考取首届研究生， 后在复旦任教， 基础

多半因自学而积累 ， 此与晓星经历偶同

者。 晓星在本书后记云南通濠河一汪碧水

乃小城灵气所在， 我则更感慨自近代张季

直先生开实业， 办学堂， 建博物苑， 倡地

方自治， 南通之基础教育与艺术氛围皆领

先全国， 余德不泯， 代有沾溉， 晓星与我

皆蒙其惠， 而不尽能道其原委。 如我回忆

往事 ， 知青八年 ， 艰难备尝 ， 而农事之

余 ， 则临摹静物者有之 ， 习练胡琴者有

之， 喜读书者行箧中偶存中外经典， 虽极

端岁月而文化未或中辍， 此自城市文化之

内在生命力 ， 虽遇劫火而终不能湮灭扼

杀。 不免感慨， 一城市之文化蓄涵， 非看

其有几所大学， 宜看其能否在民间诞育自

学成才者。 不知晓星以为然否？

因具自学求进与学院进业之双重身

份， 我对各自之长短， 偶有独特之感悟。

学院教育学科分切仔细， 学理灿然明白，

加上名师云集， 各有专攻， 文献积累， 同

学质疑， 中外激励， 占据主流， 诚为造就

人才之坦途， 学术殿堂之正门。 然学科壁

垒森严， 交会不易， 新变皆在； 名师各有

专守， 高下有别， 通塞不一； 学理累迭不

变， 结论严密， 间或扼杀朝气， 亦所不免。

多年前有友人感慨， 聚天下英才， 读完四

年书都读傻了， 虽偏激之辞， 亦非诬陷也。

至今日论科研仅看数量， 晋职位须看项目，

报项目多出臆想， 亦皆常见。 窃以为文史

之学中杰出创见， 须于读书间点滴积累得

之， 何可先造规划， 复以数年时间将规划

填空扩容为成果， 诚有违古人读书进学之

雅意， 仅满足今人量化管理之愚智。 学者

众多而难得人师， 原因或在于此。

凡治文史之学者， 皆知 《大学》 从修

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之人生志业。 今世非

古， 读书不能致身通途， 事理自明， 不待

多言。 然传统学术可因读书而立说， 可因

个人体悟而名家， 则始终不变。 凡自学而

得自立者， 初则出于喜爱， 进则倾心博取，

勇于涉猎， 敏于通会， 更进则知天地万物

之理皆可自读书中获得， 我与古人兴会感

通， 捕捉八荒， 渐次流注， 足成气象。 即

便曾受学院教育， 曾拜名师晋学者， 若要

自成门派， 自拓新途， 其经历也与自学者

等， 非尽靠师说而得造诣也。 其中得失，

我曾遍尝， 且常感因早年之自习， 至老而

能有进取之锐气， 然因此而造成局部欠缺

之迷失， 自学困促之乡愿， 乃至兴之所至

之浩汗无归， 虽日日警醒， 不能尽免。 我

治学之刻意求深， 卑以自持， 其实都与此

有关。 坦言感受， 期与晓星分享。

真希望晓星有朝一日置一游艇， 邀二

三友朋， 且漂泊濠上， 琴酒欢会， 听风听

雨； 出东海非遥， 长风挂席， 看日落月升。

人生尽兴， 如此而已， 到时莫忘约我。

写于戊戌二月初二

（本文为江西高校出版社出版的严晓
星 《舟榻编》 序）

文明走向“虚幻”

詹克明

近年来我们都身陷 “屏幕” 包围之
中， 每一天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手机屏幕 、 电视屏
幕、 电脑屏幕、 ipad 屏幕……面对屏
幕我们看到的都是不折不扣的虚影。 想
当年， 《列子·周穆王》 篇： 周穆王腾
空游历 “化人之宫”， 见其 “构以金银，

络以珠玉， 耳目所观听， 鼻口所纳尝，

皆非人间之有”。 《红楼梦》 中， 宝玉
随着秦可卿步入 “太虚幻境”， “但见
珠帘绣幕， 画栋雕檐， 仙花馥郁， 异草
芬芳， 真好个所在”。 《庄子·外篇·知
北游》 感受到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 四
时有明法而不议， 万物有成理而不说”

之精深至理……其实典籍中的这些 “太
虚幻境” 你在当今的屏幕中都可轻易看
到。 不同的是， 周穆王、 贾宝玉是懵懵
懂懂地处在梦幻之中， 而我们却是真真
切切地在清醒状况。

设想将来电子信息技术更加发达，

我们或许可以建造一个穹顶形的屏幕将
整间房屋都罩起来。 穹形屏幕与圆形地
毯无缝衔接， 浑然一体， 让你完全感觉
不到屏幕的存在， 自有身临其境之感。

穹顶可遵从你的意愿操控， 移时变幻：

躺在床上犹如露宿旷野， 耿耿银河， 群
星闪闪， 孤月莹莹， 陨石划天； 一觉醒
来已是晓星闪烁， 霞光初现。 这块圆形
地毯甚至还可以像阿拉丁飞毯那样， 载
着你飞升在阿拉伯上空， 俯瞰奇特的异
国风情； 或可飞入太空， 降落在月球的
松软土壤上……

穹顶之下伏案工作， 如入 “空山不
见人” 之境。 根据你的心绪， 尽可率性
变幻穹幕———或春意浓浓， 舒花展草；

或夏日炎炎， 大树浓荫； 或秋风习习，

平湖影清； 或冬雪皑皑， 欲绽红梅……

笼罩在愉悦静谧的景色之中， 让你玄想
奇绝 ， 灵感迭出 ， 思路清通 ， 决断精
准。 栖身 “大隐于市” 之境却又能享受

到 “小隐于野” 的林泉幽秘。 居此 “大
虚大幻” 之仙境， 何羡桃源武陵人。

倘若进入 5G 时代， 屏幕更加快速
（比 4G 快 825 倍）， 清晰度百倍提高，

再加上 3D 立体屏幕立体声， 一年四季
当中， 满耳的柳浪闻莺， 蝉声送暑， 十
里蛙鸣， 雁唳霜空……如梦如幻的微环
境更可与大自然莫辨虚实， 相得益彰。

回顾文明走向 “虚幻” 的历程： 人
类的 “第一虚幻 ” 是语言 ！ 借助于语
言， 人们不必亲临其境， 仅凭他人述说
就可以在头脑中幻化出当时的场景。 在
所有高级动物之中， 唯有人类具备这种
语言的虚幻能力， 而且 “正是这种完备
的现代语言造就了现代人类”。

语言对人类之所以特别重要还在于
它承载了人类的 “思维”， ———思考就
必须依据语言！ 整个思维过程就像是在
头脑中默默地 “自言自语”， 缺少语言
的参与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可以说没有
思维， 人类也就不成其为人类。

文字的出现使人类之 “虚幻” 又进
入了一个更高级的阶段， 它是一种凝固
了的语言 ， 本质上仍应该归附于 “语
言” 之属。 文字优于语言之处就在于它
可以长久保存并远距离传播这些转瞬即
逝的语言。 近几百年来由于文字复制技
术的突飞猛进 （如印刷术的发明， 以及
现在互联网的覆盖全球）， 充分发挥了
文字的特殊优势， 从而大大促进了文化

的传播、 贮存与积累。

音乐也是一种 “虚幻 ” 的语音符
号。 五线谱中一串 “蝌蚪” 按作曲家的
意愿排成 “乐谱”， 大型交响乐团却能
借助这一行行虚幻的 “蝌蚪” 演奏出气
势磅礴， 动人心弦的贝多芬 《英雄交响
曲》。 中国古琴的 “工尺谱” 与 “蝌蚪
音符” 有异曲同工之妙。 《列子·汤问》

记载： “伯牙善鼓琴， 钟子期善听。 伯
牙鼓琴 ， 志在高山 。 钟子期曰 ： ‘善
哉， 峨峨兮若泰山！’ 志在流水， 钟子
期曰： ‘善哉， 洋洋兮若江河！’ 伯牙
所念 ， 钟子期必得之 。 ” 如此虚幻的
《高山流水》 琴声， 唯有知音深解其意！

图像是人类又一种最为常见的 “虚
幻”。 借助线条的 “抽象”， 寥寥数笔就
可勾勒出某一事物的主要特征， 让人一
看就知道它描述的是什么。 图像的出现
远比文字要早， 在旧石器时代它们就已
出现在岩画中了 ， 如在西班牙北部
Altamira 地区岩洞里发现绘有野牛
的画像， 距今已有 1.6 万年 ， 而人类
最早的文字仅有 6000 年历史。

虚幻或许与 “波 ” 的本性相关 ！

《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五识”（眼识、 耳
识、 鼻识、 舌识、 身识） 之中， 唯有借
助光波与声波的 “眼识” 与 “耳识” 最
能演绎 “虚幻”。 在自然界中光波与声波
传播的只是一种 “波动”， 其物质 “实
体 ” 并未随波前来与你感官直接接触

（如同海浪， 虽然看似层层海浪向你涌
来， 其实那些海水仍旧只是在原地上下
振动， 并未随着海浪的推送真的来到你
身边）。 显然， 无须物质直接作用的 “波
性” 才是形成声色 “虚幻” 的本质所在。

“虚幻 ” 还表现在感知信息的滞
后。 科学实验表明， 我们人类其实只是
活在 80 毫秒的 “过去”！ 也就是说， 哪
怕你的感官 “即时” 感知到了某种信息，

待其传达到大脑之时就已迟延了几十毫
秒， 变成 “过去” 的信息！ 两者之间差
80 毫秒之内的那几刹那。 在佛教经典
里， “刹那” 其实是个时间单位。 按照
季羡林 《大唐西域记校注》 上卷第 168

页直接给出的 “公制” 计算结果———1

刹那=1∕75 秒=13.33 毫秒。 80 毫秒
正好相当于 6 个刹那。 “科学家还确切
地测量到从脚传递到大脑的神经感应要
比从鼻子传递到大脑的感应花更多时
间”。 若以佛教 “刹那” 作为神经科学的
时间单位， 信号从脚趾传递到大脑需用
6 刹那， 而手指只需 3 刹那， “眼” 与
“耳” 离大脑最近， 这些占人体总信息量
80%以上的 “视听信息” 传递到大脑也
许只消 1 个刹那。 科学与佛经竟然还有
这些意想不到的衔接。

科学也需借助 “虚幻”。 庄严的科
学殿堂其实只是一座由几条基本假设做
“支柱” 撑持起来的 “空中楼阁” ———

“能量守恒原理 ”、 “物质不生不灭 ”、

“绝对零度不可达”、 “动者恒动， 静者
恒静”， 相对论假设 “光速不变”， 量子
论假设 “能量不连续” ……对科学而言，

虽说所有的理论都经受过严格验证， 但
唯独对支撑全部科学的那几条基本假设
与定律从未做过任何论证。 而且对这些
虚幻的设定， 你必须无条件地接受， 无
须向你讲明道理。 此外， 为了构建科学
理论体系， 你还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那
些人为设计而现实世界里根本不存在的
虚幻形态， 如 “质点”、 “点电荷”、 理
想气体、 理想溶液、 理想晶体……唯有
借助这些虚构元素才有可能推导出各种
简洁严谨的科学定理与科学公式。

突飞猛进的电子信息技术与卫星通
讯、 计算机网络紧密结合更使这种 “虚
幻” 风行全球， 走进千家万户， 让全人
类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 全球一体化
的虚幻世界。

然而， 更为本质的 “虚幻” 还隐藏
在这些数字化电子产品的背后———当你
借助电视、 电脑、 智能手机 （甚至 3D

穹顶屏幕） 观看一些感人肺腑的影视作
品、 人间奇景时， 其实在机器原理背后
隐藏的全部都是 “二进制” 的 “0” 和
“1”。 0 为 “阴”， 1 为 “阳”， 你所看
到的一切都是由这两个 “虚幻元素” 凭
空演绎的结果 。 它们才是最为根本的
“虚幻” 源头！

甚荒唐， 哭天抹泪地激动了半天，

到头来 ， 却原来都是 0 与 1 在幕后做
精作怪！

古人云 “人生识字糊涂始”， 我谓
“人生一世虚幻始”： 说话虚幻， 看图虚
幻， 文字虚幻， 音乐虚幻， 影视虚幻，

科学虚幻， 数学虚幻， 宗教虚幻……虚
幻、 虚幻、 虚幻， 如影随形跟从你一生
的全都离不了虚幻！！

问一句 ， 当我绝尘而去 ， 这 “虚
幻” 也将随之而灭乎？

云边路序
跋
精
粹

7?ww．whb．ｃｎ

２０19 年 4 月 7 日 星期日 笔会 策划/舒明
责任编辑/吴东昆 ｗｈｂｈｂ@whb.cn


